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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在莫斯科唯一的夏天

莫斯科的夏天是一年中的黃金季節，平均氣溫在攝氏
25 度左右，是旅遊的最好時機，對於長期生活在冰天雪地
的蘇聯人來說，即使 25 度的溫度，他們也感覺炙熱難忍。
每逢到了這個季節，莫斯科人不分男女老少，幾乎是傾巢而
出，或到河裡游泳，或沙灘接受日光浴，或全家到郊外的森
林野炊、露營。有條件的高薪階級，他們會選擇到克裡米亞
療養院去休假，或到國外旅遊消遣。夏天對於莫斯科人來說
可謂「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末陰陽正可人。」

對於中國留學生來說，這一切不僅是奢望，而且被視
為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是需要加以抵制的。那時正值中蘇
兩黨論戰最激烈的階段，大使館對留學生的思想抓得很緊，
內部制訂了一些管理規定。例如，規定留學生除上下課外，
不得一個人單獨外出，如必須外出應當有兩個人以上同行；
夜晚一律不得外出；除導師以外，不得到蘇聯人家作客。生
活上要節儉，不得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要站穩立場，防
止思想上變「修」了。大使館還動員說：「國內遭受到重大
自然災害，經濟困難，老百姓吃不飽飯，你們應當節約，畢
業回國路費自己支付，以減少國家開支。」說實話，那時我
們都擁護大使館的這些規定。我們除了維持必須的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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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費以外，把大約一半的獎學金攢起來，以便做回國旅費
或上交給國家。在這種形式下，無論從思想管理或從經濟條
件看，我們都不可能自費旅遊。對於我們來說，過革命化的
暑假才是最好的選擇。

大約 1962 年 7 月中旬，蘇聯科學院國際部通知我們，
他們準備組織各國留學生到一個叫戈爾次克的休養所度假，
時間三天，經費由蘇方負擔，邀請我們參加。我們把這個通
知向大使館作了匯報，大使館考慮到這是一次國際留學生的
集體活動，時間也不長，且蘇方負擔經費，因此就批准我們
十多人參加這個活動。

戈爾次克位於莫斯科的遠郊，是一派集體農莊的景象，
我們到達時正值夏收季節，收割機在不停地工作。過去我只
在電影裏看到過蘇聯的農莊，它被視為農村通向社會主義的
必經之路，也是中國廣大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白天我們被
組織去參觀農莊的畜牧場、學校、訪問農戶，受到他們熱烈
的歡迎。當他們知道我們是中國人時，他們毫不掩飾地說：
「中國人民偉大，蘇中論戰是蘇共挑起的，我們不支持蘇共
的立場。」我們對他們的友好態度表示感謝，並表示要為加
強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不斷努力。

8 月初，我隨即將畢業的老同學自費到列寧格勒參觀，
時間世一周，這也算是唯一的一次夏遊吧。那些老同學在莫
斯科生活三年多，他們還未離開過莫斯科，相比之下，我算
是幸運的了，剛來半年就趕上了這趟「末班車」。

本來大使館是不允許留學生旅遊的，但為甚麼這一次
自費去列寧格勒的參觀能獲得批准呢？這實質上是在革命的
名下組織的一次夏遊，是反修思想教育的， 一個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列寧格勒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一系列重大
革命事件發生在這裡，有著豐富的革命文物，早就對我們有
著聚大的吸引力，這一次我們能身臨其境，直接受到列寧主
義的教育，的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感到十分高興。

我們是乘火車由莫斯科到達了列寧格勒的。返回時因
水災，經請示大使館的批准，我們乘飛機回來。在列寧格勒
我們首先是參觀十月革命博物館第一屆蘇威埃會址，阿夫洛
爾巡洋艦實物，以及列寧工作過的地方的舊址等。接著，我
們參觀了聞名遐邇的沙皇的夏宮，它的規模之大，建築藝術
之精美，特別是千姿百態的噴泉，栩栩如生的雕塑，給我留



47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們還參觀了列寧格勒的油畫展，這是我
第一次接觸西方的油畫。最後，我們又參觀了列寧大學，蘇
聯科學院高分子化學研究院，與在那裏的中國留學生舉行座
談，交流了學習與研究的經驗。

參觀的時間是短暫的，但學習到的內容是豐富的，既
有革命教育意意的內容又有多彩的的藝術欣賞，使我大大開
擴了眼界。我們帶著輕鬆愜意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很快我
就全身心地投入科學研究。莫斯科的夏天不僅是旅遊的季
節，而且也是工作的好時光。

這是我在莫斯科度過第一個夏天，也是最後的一個夏
天，在第二年夏天到來之前，我永遠地告別了它。

七、 “反修”戰士

20 世紀 60 年代初，在中蘇兩黨之間，以至於後來發展
為中國共產黨為首的部分世界各國共產黨與以蘇聯共產黨為
首的其他依些各國共產黨之間，發生了公開的、激烈的論
戰。這些分歧，最早起於 1956 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代
表大會上所作的“祕密報告”，其中對史達林進行了全盤的
否定。後來經過蘇共二十一和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雙方的分
歧又進一步加劇了，以至於發展到公開論戰，甚至嚴重地影
響到兩國正常關係的地步。

中國共產黨堅持認為這些分歧是一系列的重大原則問
題的分歧，是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問題，例如：

史達林究竟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劊子手、強
盜、黨棍？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是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用什
麼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為資本主義復譬開闢道路？

美帝國主義究竟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還是明
智的和平使者？

甚麼是防止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保衛世界和平的
可靠道路？

狄托集團究竟是叛徒，還是同志？南斯拉夫究竟是不
是社會主義國家？

究竟要不要社會主義陣營？究竟在甚麼原則的基礎上
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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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所有的分歧都可以歸結於對“和平過度”、“和
平競賽”、“和平共處”的認識上。針對這些分歧，中國共
產黨批判蘇共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是馬列主義的叛徒；
而蘇聯共產黨指責中共是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和分
裂主義。 到底如何看待 40 年以前那場意識形態的爭論？如
何看待修正主義？人類已進入 21 世紀，世界形勢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中蘇兩國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蘇聯發生了天翻
地覆的變化，而且一切都還在變化著。因此要評價納格時期
修正主義和反修正主義的鬥爭，顯然我個人是沒有這個水準
的，也許要由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專家去評價，甚至要
由未來的歷史去做結論。

在這本自傳中，之所以涉及到反修這個問題，因唯我
在這個事件中扮演了一個角色，是一個見證人。我只是想把
我當時的思想認識，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個人的得失，如
實的寫出來，因為它畢竟是我個人經歷中的一個重要事件。

事實勝於雄辯，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真理總是越辯越
明。在中蘇兩國的論戰中，中國共產黨建議兩黨訂立一個協
定：雙方在各自的報刊上，對等地發表對方批評自己和自己
批評對方的已經公佈和將要公佈的檔、文章和資料，讓自己
的黨員和人民群眾辨別誰是誰非。作為列寧主義的政黨，相
信人民是一個基本原則，這一公平建議本應得到蘇方的贊
同，然而卻遭到了他們粗暴的拒絕。與此同時，他們召開了

上圖：難得參訪列寧格勒（最右為劉道玉）



49六千名黨員的積極分子大會，每月發表近千篇攻擊中共的文
章，掀起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反華運動。他們的所作所為，再
一次暴露了蘇共“老子黨”的惡習和頑固的大國沙文主義的
真面目。

當時中蘇兩國的論戰，不僅影響到兩國關係，而且還
日益危及到留學生的學習與安全。我們留學生訂的《人民日
報》、《紅旗》等報刊，被蘇聯海關全部沒收了。我們的私
人信件被拆看或沒收，有些研究生的學習受到刁難，我們的
行動受到便衣員警暗地監視或跟蹤，等等。面對著蘇方的封
鎖和挑釁，我們留學生應當怎麼辦呢？大使館對我們總的要
求是：旗幟鮮明，站穩立場，堅持原則，注意策略。具體來
說，要求我們做到：

對於蘇方沒收報刊的行為，要向蘇方有關當局交涉，
堅持打破封鎖；如果在學習上遭到刁難，要多做工作，特別
做好導師工作，盡量爭取到合法的權益；對各別人的惡意攻
擊與挑釁，要據理揭露與反擊；對一些對我們友好和表示支
持我們的蘇聯朋友，向他們表示感謝，注意保護他們，使他
們免遭蘇聯當局的迫害。

在蘇聯公開場所，不主動挑起矛盾與爭論，後發制人。
對待這些原則與要求，絕大多數的中國留學生是堅決

擁護的，在行動上是力求貫徹執行的。但也有極少數留學生
態度曖昧，抱著“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態度，甚至對組織上
佈置的任務採取陰奉陽違的態度。當時，我是黨支部主席和
留學生會主席，在思想上認為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共產黨確
實變修了，而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是堅持馬列
主義的。因此，我決心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積極完成黨組織
佈置的各項任務，在反對修正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中起帶
頭作用。我深知參加這些活動，可能會影響我的學習，甚至
是有風險的，但是黨和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全然未顧及
到個人的得失與安危。

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蘇聯全國總工會於 1962
年 4 月 30 日晚，在公會的圓柱大廳召開了慶祝招待會。應
邀的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會代表團 ，有關國家大使館
的官員，以及各國留學生代表。我作為中國留學生代表 ，
也應邀參加了。在赴會前，我請示大使館在會上我應持甚麼
態度，大使館的負責人對我說：「現在蘇聯當局推行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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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路線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利用一切國際組織和會
議，兜售他們的修正主義觀點，我們的觀點是針鋒相對，凡
會必定參加，他們在哪裡放毒，我們就在哪裡消毒。」聽了
使館的指示，我心中有數了，也作了在會上的發言準備。

我如約赴會了，這是我有始以來第一次參加外交場合
的會議，有緊張情緒是難免的。參加會議的除蘇方工會的負
責人外，還有來自各國的代表團合留學生共一千多人。果然
不出所料，主持人在致辭中，大談“三和一少”（即和平
共處、和平競爭、和平共度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鬥爭），
他認為“和平共處是蘇聯及社會主義各國對外政策的總路
線”“是各國人民革命鬥爭取得勝利的前提”“是幫助國際
革命工人運動達到其基本的階級目標的最好方法。”

這顯然是修正主義的觀點，是對列寧主義的背叛，我
聽得有些不耐煩了，但我抑制了焦急不滿情緒，並寫了一張
紙條給會議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國留學生發言，像蘇聯工人
階級表示兄弟般的節日祝賀。我的要求被接受了，在幾個國
家代表發言之後，我被請上主席臺發言。我鎮定了情緒，一
再提醒自己不能急躁，不能失態。我首先對會議主席安排我
發言表示了感謝，像蘇聯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國朋友們表
識了節日的祝賀。接著，我著重就和平共處闡明瞭我們黨的
觀點，我說：「列寧一向認為‘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
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是不能和平相處的’因此，和平共處
絕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不可能是各國工
人階級爭取勝利的前提和最好方法。如果我們接受了這些觀
點，那麼世界各國勞動人民，將永遠備處於被壓迫的地位。」
我的發言當然引氣蘇聯官方的不快，但是卻贏得了與會者的
熱烈掌聲。會後，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國
家留學生，紛紛來到我的座位前，對我表示支持。

在反修反霸權鬥爭中，我經歷的另一重要活動是發生
在六月下旬。根據大使館的指示，我和留學生李德宇、張書
縉到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去交涉，是秘書長和一位秘書小姐接
待我們的。

首先，我們介紹了最近一個時期蘇方在我們留學生中
製造了一些事件，如留學生的中文報刊被沒收、信件被拆
閱、居所被監視、學習條件受刁難等，希望引起蘇方的注
意，採取有效措施，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對於我



51們的指控，蘇方拒不承認，說是我們捏造的。當我們出示了
有關照片和被拆信件物政以後，他們仍然百般抵賴。同時他
們指責我們留學生研究單位散發中共的檔是犯法的，這不符
合留學生的身份。我們申辯道：「中蘇兩黨的論戰，完全是
蘇方挑起的，只許你們黨賜意歪曲和攻擊我們，而向蘇聯人
民隱瞞和封鎖我們黨的正確聲音，這是典型的霸權主義的表
現。」這種你來我往的辯論，持續了一個上午，氣氛是緊張
的，言辭也是激烈的。可想而知，這種辯論是不會有結果的，
最後也只能不歡而散。

當我們離開主席團時，又把一摞我們黨《關於國際共
產主義運動總路線》、《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從一評
到九評》，以及中共致蘇共中央的四封信遞交給了秘書長。
奇怪的是，他並沒有拒絕，是何用意我們不知道。

最後，我說：「秘書長同志，我們希望你重視我們
所反映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決，我們還會再來找你
的。」

八、“不受歡迎的人”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的學習和研究工作很順利，已
經通過了一門課程的考試，寫出了三篇論文的初稿，克努揚
次院士對我取得的成績是滿意的。

我原本想在例行會見時，向克努揚次院士匯報我的第
二階段研究計劃，將三篇論文交他審改，並商定第二課程
《元素有機化學》的考試時間。可是，突然發生的事件改變
了這一切，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我清楚地記得，1963 年 6 月 28 日下午 4 時，我駐蘇大
使館留學生管理處負責人劉天民同志突然來到我的實驗室，
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做實驗。他帶著急促的口氣說：「情況
十分危急，你現在已經不能回宿舍了，請帶上身邊有價值的
資料馬上跟我到大使館去。」我未問緣由，已意識到出事了。
我順便問了一句：「要不要向導師或研究室的人打個招呼？」
他說：「不必了。」

到了大使館，我被徑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辦公室，他
已經在那裡等候我了。他起身握著我的手說道：「昨天蘇方
已照會我方，宣佈了 5 位同志為不受歡迎的人，其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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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方限定你們 48 小時離境，為了安全起見，你現在寸步不
能離開大使館，準備後天回國。」潘大使接著說：「當然，
我國外交部已就這一旨在破壞兩國關係的事件，向蘇聯政府
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同時我國政府也採取同等的措施。」

接著，潘大使把蘇方 6 月 27 日的照會遞給我，那上面
有關我的內容是這樣的：

“ ........ 在蘇聯科學院各研究所學習的中國研究生學生
會負責人劉道玉的行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他在蘇聯科學院
科學聯絡部的工作人員中散發這一文件。該部工作人員提醒
劉道玉注意，他的行為是不許可的。但是，他並不理會這一
點，他和他領導的中國研究生繼續在蘇聯科學工作者中散發
信件，在蘇聯和其他國家公民居住的蘇聯科學院集體宿舍內
到處散扔。6 月 25 日，劉道玉、研究生李德宇和實習生張
書縉在蘇琳科學幹部提出適當要求後，不但沒有制止中國研
究生散發信見的非法行動，反而示威式地拒絕收回這些研究
生在蘇聯科學院極體宿舍散扔的文件。這些人特別是劉道玉
的挑釁行動，是明顯地想使蘇中兩國科學工作人員之間的關
係尖銳化。只是蘇聯工作人員的有分寸的克制，才避免了嚴
重事件的發生。

當天晚上，潘大使又集體會見了我們 5 個人，讓我們
彼此相互作了介紹。

梅文崗是大使館的二秘，是由外交部派來的；魯佩新
是大使館文員，也是由交部派來的；王耀同是大使館經濟處
的幹部，是國內外經部派出的；姚毅是蘇聯杜布拉原子能聯
合研究所中國專家組的專職支部書記，是國內二支部派出
的，是我們當中年齡偏大的一位黨的工作者；我也向大家作
了自我介紹。介紹完以後，潘大使向我們介紹了國內的大好
形勢，也揭露了蘇共領導集團的內部矛盾。最後他說：「反
華不得人心，反華沒有好下場。蘇聯視你們為不受歡迎的
人，恰恰說明你們做得對、做得好。他們不歡迎你們，祖
國人民歡迎你們，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的革命者歡迎你
們。」

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在蘇全體中國留學生的憤怒與抗
議，來自莫斯科大學、包曼工學院、門捷列夫工學院等校的
留學生代表紛紛趕到大使館，向我表示了慰問。在外地學習
的留學生，也紛紛打電話到大使館，表達他們對蘇聯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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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集體來到大使館，個個都義憤填膺，向我表示支持。同時，
他們幫我清理了日常換洗衣服送來，其他沒有值錢的東西，
可惜的是一百多冊俄文專業書籍，我不能隨身攜帶回國。

在離開莫斯科的頭一天晚上，劉天明同志來到住處看
我，徵詢還有甚麼要求。他說：「道玉同志，你的行為是完
全正確的，無論是會議上或是與蘇方面對面的辯論中，你都
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原則性，是我國留學生的
優秀代表。當然，對你個人來說，中斷了正在順利進行的學
習，失去了獲得副博士學位的機會，這的確是可惜的。你馬
上就要回國了，你有甚麼要求請提出來，我們留在這裡的同
志可以幫你辦理。」

聽了他的話後我有些激動，說：「天民同志，我們相
處一年多了，十分感謝你在工作上對我的幫助。這次中蘇論
戰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我也僅僅做了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
事，請不要過高的評價我。輟學是令人遺憾的，不是我不想
為，而是蘇聯當局不讓我為，回國後我不會停止已開始的研
究，爭取要做出成績來。」最後我握著他的手說：「天民同
志，我決定把我一年半節省的 600 盧布捐贈給大使館，我已
託付留在科學院的留學生代交，請你專交給有關領導，略表
心意。」這時天民同志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了，他激動地說：
「道玉同志，你在政治上立場堅定，生活上克勤克儉，令人
欽佩，我一定向領導轉達你的拳拳愛國心。」

6 月 30 日下午 12 時許，我們乘大使館的專車，來到莫
斯科的國際機場，那裏已有數百名為我們送行的大使館的工
作人員和留學聲代表在等候。我們接受了留學生的獻花，同
他們一一握手告別。當我登上蘇圖 － 104 航機蜁梯，揮手
向歡送的人們致意時，我眼睛溼潤了。再見吧，令人沮喪的
莫斯科！

這一年的 7 月 1 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42 周年紀念日，
正是在這一天早上，當太陽高高從東方升起之時，我們乘坐
的蘇圖 － 104 班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這時機場的紅旗
飄揚，鑼鼓喧天，口號聲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數千人聚集在
這裡歡迎我們。當我們走下飛機旋梯時，接受了少先隊員們
的獻花。國務院各有關部－委的負責人和我們一一握手，並
親切地說：「黨中央歡迎你們！祖國人民歡迎你們！」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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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周總理的接見

從 1962 年 2 月 10 日離開北京，經過了 526 天的留學
生活，我又回到了原點－－北京留蘇預備部。不過不同的是：
那時是一名留蘇預備生，而現在是一名輟學的歸國留學生；
那時我名不經傳，現在作為“反修戰士”為世人所矚目；那
時人們餓著肚皮，現在的經濟困難已經暫時過去，市場又出
現了勃勃生機。

我住進了留蘇預備部的宿舍，那時學成歸國的數百留
學生都住在那裡。由於時差、緊張、興奮和疲倦，我患了失
眠症，已經五個夜晚不能合眼，即使疲乏至極，眼淚滴濕了
枕巾，還是不能入睡。領導得知以後，派醫生送來 100 片裝
的一大瓶安眠藥，但我並沒有服用，擔心日後產生對藥物的
依賴性。就這樣，我全憑意志力的力量來調整我的心理，維
持頻繁的外事活動。

7 月 7 日，是一個晴空萬里的日子，初夏的北京並不炎
熱，這一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會堂，
召開首都各界萬人大會，歡迎被蘇聯驅逐的五位“反修戰
士”。大會十時開始，我們 5 箇人被安排在主席臺第一排與
各部委領導交叉就座。大會主席臺上方橫幅是：“熱烈歡迎
反修戰士勝利歸來”，與此對應，在大會會場後上方的標語
是“高舉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旗幟把反對現代修正的鬥爭進行
到底！”在會場左側上方口號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右側的口號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大會在威嚴雄壯的《國際歌》聲中開始，首都少先隊
員向我們獻了鮮花。首先，北京市一位領導同志致歡迎詞，
他對我們的光榮歸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他還闡述了國際共
產主義運動的形勢，揭露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反華的行徑，
表示要把反修反霸到鬥爭進行到底。接著，梅文崗同志代表
我們 5 個人發言，他感謝黨中央對我們的關懷，感謝首都人
民對我們的熱烈歡迎。他還根據自己切身的經歷，以及所掌
握的第一手材料，揭露了蘇聯內部矛盾，駁斥蘇聯對我國的
種種誣衊。隨後，中央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也相繼發言，一
次次激情的發言，就像一篇篇戰鬥的檄文，是投向蘇修叛徒
集團的匕首。最後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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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反對分裂，絕不做任何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這
次大會，實際是一次顯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的大會，是一次
聲討修正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大會。

7 月 13 日，是我一生不會忘懷的日子，日理萬機的周
總理，在大會堂親切地接見了我們。接見是在人民大會堂北
京廳進行的。大約 9 點半，我們 5 個“反修戰士”已經來
到接待廳，隨後外交部副部長曾涵泉、外經部副部長李強、
高教部副部長劉愷鳳等也陸續到達。十點整，周總理健步走
入接見廳，他依序來到我們面前，一一和我們握了手，並揮
手示意，叫我們坐下。他表情嚴肅、氣憤地指出：「蘇共完
全背叛了馬列主義，他們越滑越遠了，現在竟然不顧國際關
係準則，撕毀教育與科研合作協議，驅趕我外交人員和留學
生。他們這些做法，讓全世界人民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他
們反華的企圖，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接著周總理一
改嚴肅的表情和顏悅色地與我們拉起了家常，從工作單位到
婚姻、家庭－－－都問到了。當他問到我學甚麼專業時。我
說：「是研究有機化學的，與國防軍工關係密切。」他說：
「你既然是搞國防軍工科研的，我建議你到中國軍事科學院
去工作，你覺得怎麼樣？」我說：「謝謝總理的關懷，我是
由武漢大學派遣培養的，還是回去報效母校吧！」周總理說：
「那也好、我不勉強你。」當 30 年後我回憶往事時，覺得
那是我人生的一個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總理的建議，也許
我就走上了另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7 月 15 日晚，陳毅副總理在絨線胡同四川飯店宴請我
們 5 個人，參加作陪的有副總理兼中宣部長陸定一，以及外
交部外經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負責人 20 多人。據說，這家
飯店是北京最有名的正宗川菜館，看得出這是陳毅同志相中
的。這家飯館是由三層四合院組成，院內雕粱畫棟，鮮花馥
鬱，優美典雅。

當陳毅等領導同志到達時，我們報以熱烈的掌聲。我
只聽他大聲開玩笑地說：「今天是歡迎誰是你們還是我？這
是暄賓奪主嘛！」然後我們我們按照編排的名單入座，宴會
開始時，陳毅同志舉杯向我們表示歡迎，然後他話鋒一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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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以來你們辛苦了，今晚徹底放鬆，我們不談政治，修
正主義不是一個晚上能批倒的，是長期任務。」在席間，他
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去年在北京請美食家品嚐和評
比全國名菜，結果川菜、蘇菜和粵菜得票一樣多，不分伯仲。
有人建議請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投一票，尊重科學嘛！結
果呢？川菜以一票的優勢得了第一，而蘇菜和粵菜並列第
二，哈哈，你們猜猜奧妙在哪裡？」

那天晚上 ，我的確過得很愉快，特別是陳毅元帥的威
嚴、機制和幽默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

大約 8 月初，李達校長托秘書曾勉之同志帶信給我，
他希望能見到我，那時他正在北京頤和園休假。我依約到頤
和園去看望他，向他匯報了我的學習和返修情況，老校長見
到我十分高興，中午設家宴款待我。席間，老校長談興甚
濃，他說：「現代修正主義是一股國際思想，要從理倫上把
他批透，馬克思主義理倫家還需要做極大的努力，近來我一
直在作這方面的思考。」接著他又談到了武漢大學的問題。
他說：「學校圍繞著 1958 年教育的問題，黨委分成了兩派，
鬥得不可開交，已經影響了教學質量和科學研究。武大的學
術地位不高啊，令人不安哪！希望你回學校工作，正確執行
黨的教育方針，狠抓科學研究，為辦好武漢大學做出自己的
貢獻。」

在以後的兩個多月裡，我一方面要到外交部與高教部
匯報在蘇聯學習和反修鬥爭的一些情況，接待記者和各方面
的訪問；另一方面，我又要參加歸國留學生的形勢教育學習。
我們先後聽取了外交部、高教部和國家計委等單位關於國際
國內的形勢報告，參觀了首都鋼鐵公司、密雲水庫、四季青
人民公社等工農業建設成就，受到一次大好形勢的教育，增
強了對國家經濟建設的信心。

編輯小語:劉道玉為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
任武漢大學校長期中（1881 至 1988），推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拉開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序幕，對國內外產
生了重大影響。作者著作甚多。

編輯小語:劉道玉為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
任武漢大學校長期中（1881 至 1988），推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拉開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序幕，對國內外產
生了重大影響。作者著作甚多。

（第三章完，全文待續）


